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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人类带着其 60亿人口 ,已经进入了 2 1世纪。在刚刚跨入的新世纪里 ,全球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 ,国
际经济将日益全球化 ,区域经济合作将不断发展。全球仍然面临严峻的人口问题 ,而人口与发展 ,仍然
是人类在 2 1世纪所面对的严峻而重大的挑战  

[成果全文]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全球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飞速的科技进步,同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急剧的
人口变动。世界人口成倍增长,全球性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另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新的人
口发展趋势,并面临着新的人口问题。人口作为制约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全球范围
还是在局部范围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一、 全球人口发展趋势 
对全球人口发展历史来说,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100年间,世界人口总数翻
了两番,这是一个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速度。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人类人口增长带来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估计,公元
元年世界人口约为2～4亿,到17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增长到4.7～5.5亿。距今约200年前的19世纪初,世界
人口达到8～11亿,到19世纪中叶达到11～14亿。20世纪初的世界人口数量为15～17亿人。 
全球人口达到最初10亿人是在1830年前后。100年后的1930年世界人口增长到20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世界经历了新的急剧而空前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率显著提高。1950年世界人口达到25亿,1960年则
达到30亿人。也就是说,人类从第一个10亿人增长到20亿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从20亿人增长到
30亿人只用了30年的岁月。在此之后每增长10亿人的时间则越来越短,全球人口保持了持续的增长。
1975年世界人口达到40亿人,仅用了15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又增长10亿;1987年则达到了50亿,1999年突破
了60亿。目前,世界人口以每年75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并且到本世纪中叶将继续保持增长。根据表1所
显示的联合国最新预测数据,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8亿,而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到89亿。 
在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过程中,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而显著。公共医疗卫生条件的改
善、疾病的减少、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因素都对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许多发展中国
家获得独立以后,致力于经济发展,积极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同时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一方面是死
亡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高出生率,致使全球人口在20世纪后50年里爆炸性增长。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的人口增长迅速。1950年发展中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67.8%,而到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
80.4%。在1950～1955年间,发达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79%,而发展中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2.06%。到1995～2000年间,发达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289%,而发展中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
长率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在1.61%的水平上。在1995～2000年之间,非洲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则仍高达
2.39%。尽管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目前仅为13%,但由于其高增长率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
口的约20%。在世界人口中,目前亚洲人口所占的比重最高,达到60%,而美洲和非洲相差无几,欧洲则占全
球人口的12%。由于其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到205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7%。 

  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之间人口增长率的显著差异主要来自其显著的生育率水平差异。在1950～
1955年间,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为4.99,发达地区为2.77,而发展中地区则为6.16。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
达地区的生育率基本在更替水平以下,90年代前半期下降到1.68,到90年代后半期则进一步下降到1.57的
低水平。与此相比,发展中地区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90年代前半期为3.27,而到90年代后
半期也在3.00的水平上。然而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间的死亡率水平差异则明显缩小。比如,在1950～
1955年间,发达地区的人口死亡率为10.2‰,而发展中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则高达24.2‰;到1995～2000年
间,发达地区的人口死亡率为10.1‰,而发展中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则下降到8.62‰。结果,发展中地区的
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地区。在1995～2000年间,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1‰,而发展中地区的



人口增长率则高达16.3‰。1950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俄罗斯等四国。到2000
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增加到10个,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日本和尼日利亚加入了这一
行列。到2050年,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墨西哥、菲律宾、越南、伊朗、埃及以及土耳其等国
家的人口也将超过1亿,全世界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国家将增加到18个。 
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很多国家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人口转变,并在其过程中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出现了新的人口发展趋势以及新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发达地区所面临的人口发展趋势,也
是21世纪全球所面临的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所面临的共同的、新的人口问题,也是制约和
影响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人口因素。 
人口老龄化的不断进展将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种种影响。从表2所显示的世界各地区人口年龄结
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到21世纪中叶全球人口老龄化将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65岁
以上老年人所占比重)约为7%左右,而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则远远高于发展中地区。根据表2所列
的联合国预测数据,到205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6%,而发达地区的老龄化水平为25%左右,即1/4
的人口为65岁以上老年人。有些发达国家将面临人口数量的减少和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的人口问
题,比如日本。到2050年,发展中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也将达到15%左右,这也是较高的老龄化水平。 

  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结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一段历史
时期内影响未来人口结构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水平。同时,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也将影响人口结构。全
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将继续不断提高,这也是一种趋势。在1995～2000年间,全球男性平均预期寿命
为63.6岁,女性为67.6岁。然而,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之间平均预期寿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在
1995～2000年间,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1.1岁和61.8岁;而发达地区和发展
中地区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则分别为78.7岁和65.0岁。到2045～50年,全球男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分别
达到73.9岁和78.8岁,而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男性分别为78.2岁和73.3岁;女性为84.2岁和77.9岁。平
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将进一步加快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 
二、 人口与发展 
人口与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
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过快增长、劳动力过剩、失业等问题,都是涉及到人口与发展的
问题。还有,在当今日益国际化的时代,国际人口移动、劳动力迁移、难民、地球环境等问题,是全球面
临的人口与发展问题。 
现在的发达国家在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后半叶已经完成了近代经济增长,并且至今持续了长期的经
济增长过程。所谓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持续扩大的过程。库兹涅茨(Ｓ
ｉｍｏｎＳｍｉｔｈＫｕｚｎｅｔｓ)在近代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发现了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人均生产的持
续而显著的上升,一是人口的持续而显著的增长。也就是说,近代的经济增长与近代以前所不同的特征
是,总人口的高增长率和人均生产的持续而显著的提高。 
罗斯托(Ｗ.Ｗ.Ｒｏｓｔｏｗ)用与库兹涅茨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分析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他把经济
增长过程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准备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大众消费
阶段。其中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在库兹涅茨的近代经济增长定义里,相当于从近代以前的经济增
长向近代经济增长的过度时期以及近代经济增长初期。产业革命、近代经济增长(初期)、起飞阶段等指
的几乎都是同一历史时期。 
近代经济增长基本上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等结构变化,这一过程常常被称为经济发展。战后出现的发
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对长期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经济发展理论,把人口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放
之经济体系中加以分析。代表性的有纳尔逊(Ｒ.Ｒ.Ｎｅｌｓｏｎ)的“低收入均衡陷阱”理论和莱宾斯
坦(Ｈ.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在纳尔逊模型里,劳动力和人口成正比,并且在土地和资本之间存在无限的替代弹性。并假定,当人均收
入水平在某一点(图1中的ａ点)以下时,收入水平越低,储蓄率、资本形成比率也低,经济增长率如Ｇ曲线
所示,在人均收入(ｙ)达到ａ点之前增长,然后则保持不变。另外又假定,人口增长率随着人均收入的提
高而上升;但是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点(ｂ)以上时,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生育率开始下降,人口增
长率也下降,如曲线ｎ所示。在这个模型里,存在Ｃ和Ｄ两个均衡点,经济在处于某一均衡点时,经济增长
率(Ｇ)和人口增长率(ｎ)相等,从而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现在我们考虑均衡点Ｃ,如其人均收入(ｃ)左右
的箭头所示,有一种力量在起把人均收入向Ｃ点收敛的作用。就是说,因为在人均收入达到Ｃ点之前,经
济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而当人均收入超过Ｃ点(达到ｄ点之前)时则人口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于
是,经济就难以从Ｃ点摆脱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低收入均衡陷阱”(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ｅｑｕｉｌｉ
ｂｒｉｕｍｔｒａｐ)。又,假如经过一定的努力,经济增长率移动到点线(Ｇ’),两个曲线相交于Ｅ点,
人均收入提高到ｅ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Ｅ点,实质上和在Ｃ均衡点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仍然陷入“低
水平均衡陷阱”。另外,当人均收入水平超过ｄ时,经济增长率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经济
才有可能离开Ｄ点而保持持续的增长。可以说,这正是库兹捏茨所说的近代经济增长,这也相当于罗斯托
所说的所谓经济起飞阶段。为了实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需要通过体制变革、增强储蓄、引进外资等
努力,把经济增长率从Ｇ提高到Ｇ’(如图2),或者通过进行人口控制,把人口增长率从ｎ降低到ｎ’(如
图3)。即,需要大跃进(ｂｉｇｐｕｓｈ)。当然,也可以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努力,即向经济增长率和人口
增长率两条曲线互相不相交的方向努力。 
莱宾斯坦(Ｈ.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在其“临界最小努力”模型里,把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为克
服发展的阻力所需要的努力称为“临界最小努力”(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ｎｉｍｕｍｅｆｆｏｒｔ)。
“临界最小努力”实际上指的就是,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或者“贫困的恶性循环”所需要的最小努
力。莱宾斯坦认为,人口规模越小,则可以通过较小的努力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进入近代经济增长
过程。 
上述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为了从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摆脱出来,需要进行经济的大跃进(ｂ
ｉｇｐｕｓｈ)或控制人口增长,或同时进行这两方面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
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但是成功的事例并不多。战后,许多国家面临经济发展问题,而经济发展也就
成了各国最优先课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增长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盛极一时,几乎都用人均国民生产以
及其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战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没有把“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与“增长(ｇｒｏｗｔｈ)”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在很多时候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经济发展。然
而,在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尤其到了60、70年代开始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问题。1972年罗马俱
乐部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引起了大争论。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使人类认识到资源的有限
性。事实上,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 



自从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物质文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同时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也遭到了不断
的破坏。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规模空前扩大,人口爆炸性地增
长,人口问题越发突出,同时自然资源过度地被开发与消耗,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人类过去和现在所享受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条件,大多是以消耗各种资源环境为前提的。人类利用
各种自然资源进行生产,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产活动的持续扩大,人类所
使用和消耗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同时对生态环境进行种种干扰。 
早在农业革命时期,人类业已开始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从事生产而满足了人口增长的物质需要。然而,人类
大量地开采、利用和消耗自然资源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使人类开
发、利用资源环境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
的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物质消费水平不断上升,开始出现了各种资源环境问题。60年代以后,资源环境问
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加之全球性的人口激增,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
们逐渐地思考未来的发展问题,即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以致形成了“可持续发展(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
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思想。所谓“可持续发展”通常是指,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
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是人类对至今的经济增长以
及其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的结果。“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观念,正普遍被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并逐渐成为各国在2ｌ世纪的发展战略和发展
模式。 
三、 全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地球已经哺育了60亿人。其结果,我们的“地球村”变得越来越拥挤。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问题
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何解决全球所面临的人口与发展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地球村”的共同课题。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持续而协调的发展。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口
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就是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问题。随着人口规
模不断扩大,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同时,人类的生产活动又在不断地破坏和污染人类自身赖以生
存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其有限性主要表现为以石油等为代表的能源,即非再生资源有限的储量;森
林、草地、土地以及水资源等再生资源的不断减少和短缺。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
体表现为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土地沙漠化、海水水位的上涨等。对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为
土地、大气、海洋污染以及水污染等。到20世纪末叶,地球环境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了。目前世界上许
多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全球1/5的人口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全球一半人口缺乏卫生设施。另外,环境
激素正在威胁地球生命。 
“环境激素”问题同地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一样,已成为全球性环境大问题。希奥·葛尔本于1996年
与人合著出版了《被剥夺的未来》,书中指出了环境激素的各种危险性。人类生产并制取的化学物质,通
过各种渠道混入食物和空气中,进入人体呼吸道和消化道后,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干扰人体内分泌并
致使内分泌失调。把这种能起到类似于激素作用的化学物质统称为“环境激素”。当今世界存在的人造
化学物质有8.7万种,其中500种已发现存留人体之内。环境激素扰乱内分泌系统,导致生物生殖、生长异
常。到目前为止,已经列入“环境激素”的化学物质有72种,其中包括二恶英、苯乙烯、多氯联苯、三丁
锡和三苯锡涂料、ＤＤＴ等,不少除草剂和用于塑料、树酯原料及洗涤剂的化学物质等。 
“二恶英”,学名Ｄｉｏｘｉｎ,属氯化环三芳烃类化合物,在已知化合物中毒性最强,具有内分泌和生殖
毒性。如大量积蓄在人体内,会损害肝脏、生殖系统,产生癌变。对婴儿来说,会导致皮肤病变,器官畸形
等,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二恶英”大量产生于含氯酚生产过程中,并广泛存在于汽
车尾气及垃圾焚烧中。不过,人体吸收的“二恶英”90%来自膳食。1999年初,在比利时、荷兰、法国、
德国等国因动物饲料被二恶英污染而相继发生了“二恶英事件”,我们仍记忆犹新。目前,在日本“二恶
英”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环境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尽管这样,世界上仍有许多人口未能
摆脱贫穷与饥饿。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而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以及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全球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根据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全世界1/5最富有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最富有人口的人
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另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9年10月公布
的一份报告,全世界有8亿左右的人口在挨饿,这个数字比欧洲和北美加起来的人口总数还要多。2000年
度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20个国家人均收入比最贫穷的20个国家整整高出37倍,两者之
间的差距,比40年前增加了1倍。目前全球有2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而其中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
不足1美元。正在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而加深“数字鸿沟”。经济的
全球化以及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革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严峻的挑战。如何克服“数字鸿沟”的出现并
逐步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当今世界不仅面临着贫困、战争和环境破坏等问题,也面临着爱滋病的威胁。如何利用人类社会至今积
累的科学技术和人财物力,摆脱爱滋病的威胁,也是全球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长期以来,非洲大陆被
债务、战争、难民、贫困、爱滋病等问题所困扰,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爱滋病的出现至今不过20
年,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目前全球爱滋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根据2000年6月份联合国的
报告,1999年全球共有500万人死于爱滋病,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在非洲,爱滋病的受害者多数为年
青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今后非洲人口中60～70岁人口将超过30～40岁人口,导致畸形的人口老龄
化。从爱滋病在非洲传播的速度看,在最严重的博茨瓦纳、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家一半以上年轻人可能
会死于爱滋病。南非总人口为4200万人,而其中的10%是爱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其中孕妇所占比例高
达22%;每天1500人受到感染,每年新增55万人。肯尼亚卫生部于1999年9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报告说,肯尼
亚有200多万爱滋病人或爱滋病毒携带者,在爱滋病毒携带者中,绝大多数为15～19岁年轻人。此外,还有
10多万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感染了病毒。目前爱滋病开始在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对人类的生存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当考虑未来社会经济发
展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能只追求经济增长。当今
世界日趋国际化,人口问题、经济问题、资源以及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仅局限于一国范围内的事情,而逐
渐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的确,2ｌ世纪全球人口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悲观论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类至今的发展历史
表明,人类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能够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
再继续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和不停地破坏环境,因为继续这样下去将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带来
种种威胁和困难。近十年来,人类开始真正认识到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并且为了寻求其解决方法做出各
种努力。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1994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



人口与发展大会”正是这些认识和努力的象征。“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是,继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
开的世界人口大会和1984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人口大会之后,联合国主持召开的第三次政府间人口
问题专门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会议主题为“人
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该《行动纲领》,
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建议和目标,被普遍认为是今后20年全球人口与发展领域中的指导性文件。面对21
世纪全球人口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能否真正实现全球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将取
决于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努力。 

（资料整理：徐剑 齐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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